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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美术学院的艺术教育大致有着这样两个目标：

其一，是对掌握了一定艺术技能、具备有一定艺术修养的美术人才的教

育和培养。相对而言，这是一个面对着现实的“务实”的工作。我们的学生

在毕业以后，既可以凭其在学院修得的“技能”与“素养”为自己的生存打

好基础，也可以为社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有关艺术的种种需求做出各自层面

的贡献。

其二，是对艺术家的培养。这是一个冒险的工作，因为本质上，艺术

在当代乃是一个面对着思想的“务虚”的工作。但今天这个“唯物质”的社

会，却很可能不一定需要真正的艺术家——那种为着“寻根”而毕其一生的

“思想的游牧者”。

事实上，相较于二、三十年前的我们那一代，今天的学生面对的是一

个更为复杂的生存与学习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实时”的、无所不

在的、全球一体化的信息系统，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有关世界和艺术

的种种讯息，也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多元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艺术标准

和艺术范式。处身于这样的社会和艺术环境，我们的学生被要求着具备一种

更为独立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尤为重要的是，在电脑和网络世界

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生，已经拥有了与我们完全不同的认识世界的途径

和感知世界的方式。而所有的这一切，同时提醒着我们这些现在的“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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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过去的“受教者”们不能以我们对于艺

术教育的曾经要求，简单地想象并投射于今天一

代的年轻学生。

基于这样的背景与理由，版画系一方面强调

学生对于有关“造型”而必须具备的绘画和版画

的那些能力——诸如素描、色彩、构图等等的方

法以及铜版、石版、木刻、丝网的种种技法的教

授和训练。因为对于“知识”或者“技能”意义

上的艺术基础的培养，不仅构成了当代版画教育

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技进乎道”所可能发生

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当我们把“基础”理解为既

是一种“初步和基本”，同时更是一种“根基和

根本”的时候，就已经揭示了当代艺术教育与艺

术创作的某种根源性的东西。

另一方面，版画系同时强调学生有关艺术意

义及其价值问题的学习与思考，以期我们的年轻

一代尽早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承担艺术之于当

代社会的思想责任。我们并由此给予我们的学生

个体以更多的学术尊重和学术理解，因为在体会

生活与生命、进而表达生活与生命的层面之上，

年轻学子与教授有着相同的权力和互不可替的意

义——且不说艺术乃是一种直指人心与直抵根源

般的方式和方法，艺术作品的创造，也远非在科

学般的研究过程中呈现而出的那种进步与线性的

必然关系。

由于版画在其自身专业上的特殊性，版画系

的教学框架内还拥有着一种本然交叠、互为激发

的学术工作室与版种工作室间的横向关系。作为

版画教学与创作技术支持的重要平台，版画系的

版种工作室一直占据着国内版画专业工作室的高

端地位。它不仅包含有对各层次学生开放的平、

凹、凸、漏等各传统版种以及相关的数字技术实

验设备和空间，还拥有面向少量本科高年级学生

和硕士、博士研究生的研究性质的传统水印饾版

工作室——“紫竹斋”。2009年以来，特别在学

院的大力支持和版画系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版种

工作室的教学空间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并同时

陆续申请获得了近200万元的实验室专项建设资金

的支持，为工作室硬件的不断提升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

事实上，经由多年的持续建设与学术积淀，

版画系的教学结构和教学模式不仅拥有着深厚的

学理渊源和鲜明的时代属性，它并同时依托着中

国美术学院这一整体平台，长期示范与引领了中

国版画教育的方式和方向。但同时，我们也必须

清醒地意识到，由着社会环境和艺术环境的不断

变迁，我们的版画教学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甚至危机。这样的问题和危机，从本质上来源于

有关世界整体意义的时代性转换所引发的艺术功

能与作用的改变，而我们对于版画教学的种种

“细节”问题的思考，却必须融之于这样的背景

与范畴之中加以展开。

以我个人的理解，今天美术学院的艺术教

育大致有着这样两个目标：其一，是对掌握了一

定艺术技能、具备有一定艺术修养的美术人才的

教育和培养。相对而言，这是一个面对着现实的

“务实”的工作。这样的学生在毕业以后，既可

以凭借其在学院修得的“技能”与“素养”为自

己的生存打好基础，也可以为社会发展所不可或

缺的有关艺术的种种需求做出各自层面的贡献。

其二，是对艺术家的培养。这是一个冒险的工

作，因为本质上，艺术在当代是一个面对着思想

的“务虚”的工作。而在我们今天这个“唯物

质”的社会，很可能不一定需要真正的艺术家那

种为“寻根”而毕其一生的“思想的游牧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两个目标包含着一种递进

式的关系和金字塔般的结构，因为艺术家必须具

备艺术的技能。但同时，具备了艺术技能的学生

却不一定能够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如若对于学院培养目标的这种理解可以得到基本的成立，那么我们需要

同时面对的，就是今天学院的培养对象——那些为着或“现实”或“精神”

的理想而考入学院的受教育者们。必须承认的是：大学扩招引发的应试教育

的不良后果，已经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在近年入学的学生身上，新生专业素质

的整体下降也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同时，我又一直固执地以为，我们

不能把教学的问题统统归咎于我们现在的学生。事实上，相较于二、三十年

前的我们那一代，今天的学生面对着一个更为复杂的生存与学习环境。在这

样的环境中，一个“实时”的、无所不在的、全球一体化的信息系统，既给

他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有关世界和艺术的种种讯息，也给他们提供了更为多元

的、有时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艺术标准和艺术范式。处身于这样的社会和艺术

环境，他们被要求着具备一种更为独立的自主选择和自我判断的能力。尤为

重要的是，在电脑和网络世界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学生，已经拥有了与我们

完全不同的认识世界的途径和感知世界的方式。而所有的这一切，都同时要

求着我们这些现在的“施教者”——过去的“受教者”们不能以我们对于艺

术教育的曾经要求，简单地想象并投射于今天一代的年轻学生。

本质上，自成型于西方十八世纪的有关“艺术”的近代概念，以及同样

来自西方的现代大学体制于十九至二十世纪间的中国的迅速传播与发展，我

们的美术学院就一直在深层次上存在着诸如“教授本来不可教授的艺术”这

般悖论似的难题。而当今世界发生的有关艺术意义与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深

刻转向，却使得我们在面临着新的艺术问题及其危机的同时，也具有了构建

一个有关艺术的、更具时代意义与本土意义的新的知识论、方法论及至价值

论体系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背景与理由，落实至归属于造型艺术这一“纯艺”范畴的

当代版画教学的目标和对象，我们不仅应给予今天的学生更多的“知识”与

“技能”意义上的艺术基础，也应尽可能早地要求与引导学生展开有关艺术

意义及其价值问题的学习与思考，以培养我们的年轻一代树立崇高的学术理

想，承担艺术之于当代社会的思想责任。由着这样的意图，在保持版画系目

前教学结构特点的基础上，于本科二年级的开始阶段设置与此相关的课程教

学与讨论，并在之后各工作室的教学中加以持续的落实与深化，或可作为寻

求当代版画教学新思路的一个切入点。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给予我们现在

的学生个体以更多的学术尊重和学术理解，因为在体会生活与生命、进而表

达生活与生命的层面之上，年轻学子与我们的教授们有着相同的权力和互不

可替的意义——且不说艺术乃是一种直指人心与直抵根源般的方式和方法，

艺术作品的创造，也远非在科学般的研究过程中呈现而出的那种进步与线性

的必然关系。

当然，这样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削弱为有关“造型”而必须具备

的绘画和版画的那些能力——诸如素描、色彩、构图等等方法以及铜版、石

版、木刻、丝网的种种技法的教授和训练。相反的，对于“能力”或者“技

能”意义上的基础培养，本来就是当代版画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也是

“技进乎道”所可能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而在本质上，当我们把“基础”

理解为既是一种“初步和基本”，同时更是一种“根基和根本”的时候，就

已经揭示了当代艺术教育与艺术创作的某种根源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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